基礎級華語教材之編寫與施用原則
--以越南台商公司學習者為範疇的觀察
廖淑慧

1、 前 言

本文研究的對象與內容，鎖定在一種客製化的基礎級華語教材，探討其編製與施用的原則。教材的使用者為越南台商公司的越籍員工，教師則為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的實習學生，教學時段為暑假期間，每週六至十小時，為期八週。
這份教材定名為《華語快易通》，由文藻應華系之教材編寫小組
籌劃編製，並於2010、2011年暑期越南教學實習時試用。文藻應華系2010年暑假在越南教學實習的場域為胡志明市附近的台商公司，包括平陽省的C公司與T公司，同奈省的R公司與V公司。上述四家公司均為製造業，其中C公司為塑膠產業、T公司為化工產業、R公司為彩藝包裝產業、V公司為食品製造產業，四家公司均已在越南設廠達十年以上。製造業的台商雇主最殷切的需求之一，乃在於如何有效的管理越籍員工，雇主希望越籍員工能夠習得華語，聽得懂台灣雇主與台幹的指令，一項互動式的華語教學計畫，自然能獲得台商雇主的青睞，也顯現出以溝通為導向的客製化教材編寫有其必要。

目前流通於越南的華語教材，大多來自中國大陸，未必全然適用於台商公司的職場情境，在詞彙、用法、甚至在文化的詮釋等方面都與台灣出產的教材不盡相同。而台灣雖不乏流通廣、取得便利的華語教材，然針對越南學習者在地學習的華語教材亦不多見。台商雇主期望訓練出精通商務華語的人才，以華語作為外語教學的商務華語訓練，本質上才能契合雇主的需要，因此，如何配合公司需求與學習者條件以編寫適用的華語教材，是本次教材編寫的重點所在。
2、 兼顧教與學的客製化教材
在教學活動中，教學者的教學觀或對語言教學的理論基礎，影響他的課程設計走向與對學生評量的原則，教學觀也同時決定教材的編寫框架。課堂裡的所有教學活動，與教學技巧息息相關，但多數的技巧還是必須靠教材來加強教學效果，所以教學觀、教學技巧和教材設計三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
就一位新手老師來說，應付手邊的工作，諸如：備課、實際教學、避免出錯、學生需求與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就足以耗盡心力，如果還必須自行編寫教材，無疑會更加重其工作壓力。做為一種適用於實習教師教學需求的教材，《華語快易通》的編寫必須因應教師現有的條件與能力，讓他們便於操作，只要將教材加以靈活運用即可。
教材編寫與學習者的背景和華語能力也關係密切。學習者的年齡、學習動機、學習情境固然左右了教材的編寫架構，學習者的華語程度劃分原則，對教材編寫更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有了明確的能力分級，教材的分級對應才能落實。以下，由客製化教材的觀點，分別從學習者背景、教師條件和溝通式教學觀三方面，探討《華語快易通》編寫的一些依據。

1. 學習者背景

在越南台商公司裡，越籍員工學習華語的動機，與公司的管理政策有著很大的關連，拙作〈情境學習架構下的華語師資培訓—以文藻外語學院學生赴越南台商公司教學為例的觀察〉
一文中，曾就這一點提出討論，在此不再詳述。前揭文中引用Wang and Hsiao(2002)的研究指出，在中、大型規模的台灣工廠中組織層級大概是：基層越南工人、部份越籍低階幹部、華人行政幹部、中國人技術幹部、台灣人擔任會計、行銷等部門主管，由這個層級分布來看，有語言溝通障礙的當屬基層越南工人和部份越籍低階幹部(包含辦公室的文員)，這些員工即是參加華語教學訓練的對象。
以台商雇主的角度來看，直接選任精通越語的台籍員工投入管理階層是最佳選擇，因為顧慮越籍員工若層級過高又懂得華語，可能發生營運機密外洩等情事，不過由於通曉越語的台幹為數不多，雇主只好退而求其次，讓越籍員工學習華語，至少要能聽得懂幹部以華語下達的指令。多數的台商雇主對華語教學實施的態度，是將它視為跨文化管理策略中的一項替代方案，也因為很多公司已經將「懂華語」當作加薪或升等的條件，這個因素強化了員工學習華語的動機。
就華語程度來說，參與訓練的越籍員工多為零基礎的學習者，但其中也不乏稍有程度甚至聽、說能力不錯的學員，程度不一的學習者混班上課的情形在所難免，教材編寫若要滿足各方需求，勢必要有一番因應，詳情稍後再敘。由雇主的需求面而言，員工訓練的重點首在聽、說能力，尤其是基礎級的學員，出了教室能聽懂若干指示或說上幾句華語，常常成為訓練是否有效的基本判準，可以想見，這個階段將會有大量的詞彙、短語和句子需要反覆練習。相對來說，讀、寫能力較少被要求，當然也有例外，如T公司雇主即要求基礎級程度的員工必須學會書寫漢字，而且是繁體字。

暑假的教學實習為期八週，每週約6至10小時不等，這樣的學習時數，預計可以達成什麼樣的教學目標？如何評定學習者已經達到預定的語言水準？所謂語言能力評定的指標是以語言結構為基準？還是從使用功能面下手？這些從學習者角度出發的提問，是編寫教材前必須先釐清的架構原則，本文在第三節會有進一步的探討。
情境因素是另一項重要主題。以在越南學習華語的情境來說，屬於CFL(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環境，但實際上，越籍員工工作時，有不少機會聽到雇主或台幹以華語和他們溝通，出了課室，他們仍有不少機會接觸到真實的語言，並實際運用這個外國語言(華語)，這一點像是置身在CSL(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的環境，顯然在台商公司的情境裡，CFL與CSL的劃分不是那麼的清楚容易。文法與發音的標準應如何定位，也考驗著教材編寫者與教師，例如：教材中出現「開」一詞時，在R公司裡一名略具程度的學員阿賢馬上舉一反三的說：kāi diàn，老師於是以「開店」一詞進行練習，結果雙方越說越模糊，花了很長的時間釐清，才知道身為電源操作員的阿賢，每當台籍領班準備就緒，要他開啟電源時，即會用台式國語下令：「阿賢，開電」。這個例子說明了即使在CSL的環境中，教材上的文法與實際語言的使用情況，仍會有所歧異。
2. 教師的條件與角色
語言教學的所在地情境，常常左右教材與教法的形式，在CFL和CSL的課堂，教材與教法可能呈現天壤之別，所以說，通用教材是不太通用的，教材的編寫必須先認定使用對象與教學地點，才能發展出適用的華語教材，客製化教材的內涵即是此意。做為一種適用於新手老師的教材，若能輔助老師的不足，並能適當引導老師設計教學流程，則能讓老師的教學技巧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由於台商公司的華語教學重聽力與口說訓練，在基礎級階段，學習者口語的流暢度(fluency)比正確性(accuracy)更被重視，以活動形式帶動的互動式教學經常在課堂裡出現，此時學習者所知的華語非常少，為了說明活動作法，運用學習者的母語作為輔助是免不了的，只是老師的越語程度也很有限，甚至一竅不通，那麼，初期的教學似乎就很難進行了。《華語快易通》的作法是，教材內運用漢語拼音、漢字、越語三種表意形式，讓老師與學生各取所需，免去語言不通時造成的時間浪費。基本上，《華語快易通》並非是學生自修型的教材，比較接近於以教師為主導的課堂用書，所以越語出現的地方並不會太多，而且舉凡有越語之處必有漢字並列，越語提供給學生看，漢字部分則是這段越語的翻譯，老師要指示學生行動，或說明一項教難懂的概念時，只要手指那一段越語說明，學生便知其意，以這種方式輔助老師進行課堂教學。
口說能力是台商雇主對越籍員工華語培訓的主要訴求，因此，基礎級階段並不強調漢字的學習，教材中所有的課文均為對話形式，對話內容也只以漢語拼音標記(教材另附有漢拼與漢字並列的課文於其後，想學習漢字的學生可自行參考)，這樣的作法反映出一個訊息：這個教材是以教師為中心(teacher-centered)而做的設計，由於初學者相當依賴老師的語言模式，由老師主導課堂並非壞事。越語本身即是拼音系統的語言，任何資質的學生，只要經過簡單的漢拼訓練，均可輕易的讀出華語音韻(如果先不管聲調的話)，老師只管帶著學生做課文的對話練習就是了。
初學者的課堂，由教師掌控，進行一些機械式的操練是無可厚非的，此時教師是課堂的主角。然而以教師為中心的教材，並不是意味著課堂裡就不需要有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動，相反的，《華語快易通》常常引導老師在課堂上進行學生的配對活動和分組活動，由師生互動到生生互動，在這個過程中，課堂中的主角也就由教師過渡到學生的身上。
3. 溝通式教學觀
語言教學背後(無論在教學技巧或教材編寫方面)，都是依據一套原則來形成整體的教學觀，靠著這套教學觀，我們可以了解語言學習是如何發生的，也因著它，老師知道如何引導語言學習的過程。華語教學既是台商公司跨文化管理的一環，能否使用華語進行有效的溝通，成為教學任務成敗的判準。本質上而言，《華語快易通》即是以溝通式教學法為主軸編寫而成的華語教材。
Brown(2003:86-87)指出所謂的溝通能力，大抵涵蓋以下幾項要素：組織能力(文法及言談)、語用能力(功用及社會語言)、策略能力、身心機動的技能(Psychomotor skills)等，因此教學的方式，就必須朝向所有的要素邁進，應該注重流暢性，而非一味要求正確性；應該注意是否提供真實的語言和情境，並且能夠讓學生在真實世界裡學以致用。就Brown的觀點來說，溝通式教學法的特質，就是要在課堂中實施真實的語言情境，並且聚焦在語言組織的形式、規則和原則上之練習，使學生有能力在真實生活中，以未經預演(unrehearsed)的句子進行溝通。這項觀點同時也成為《華語快易通》編寫的最高指導原則，以此建構出本教材的基本框架。
溝通式的教學，學生最終都必須到課堂外，在沒有彩排過的情境裡，實際去聽去講所學的外語，就如台商公司的越籍學員一樣，能聽、能說華語才有加薪、升等的機會，這才是他們最關心的重點。雖然實際的語言情境是如此重要，但是全然的真實情境對基礎級或初級的學習者而言仍是難以應付的，教材設計不應過於矯枉過正，不要為了要求全真的情境，而全然排除任何可能有助於學習的控制式練習。以《華語快易通》為例，面對零基礎的越籍學習者，想在課堂實施溝通式教學首先需要基礎操練，本教材的作法是把語言分解成適合學生程度的幾個小段，進行重複的句型練習，以求達到流暢之境界。然而，語言教學技巧的設計，最終也是為了要讓學習者能夠透過實際功能的語言應用而達到有意義的溝通，語言的結構形式並不是重點，只是為了幫助學習者達到這些溝通目標的工具之一罷了，因此，縱使本教材重視句型的重複練習，但不主張機械式的操練，而是溝通式的練習。
溝通式教學法的原則，是直接將教學活動以有系統的方式加以組織排序，以幫助學生習得語言，除了著重語言結構知識的掌握之外，更強調培養學生在語境中使用語言此類的溝通能力。教材中設計上下文情境的融入是很重要的，從字面上說，一個語言單位的前後成分是它的「上下文」，就句式教學角度來說，「上下文」指的是一個句子前後的句子，日常對話中的問話與答話，也互為彼此的上下文，上下文形成溝通時的對語情境。所有的語法形式都有規約的(conventional)語法意義，語法意義卻會基於上下文和語境條件產生某種語義的延伸，因此單獨教授語法並不能使學生在各種情境中應付自如，語言教學除了應該讓學習者熟習句式結構之外，也要提供關於使用的資訊；若是欠缺適當的情境，學習者將很難掌握句式的使用條件。
設定任務是檢驗學生是否已達成預設之學習目標的最佳方法。為了解決問題、完成任務，學生可能必須具備好幾項技巧，諸如：詞彙、語法、語用、策略能力等，更重要的是，為了完成任務，有時必須投入真實的情境，實際利用華語與母語者(如：台籍幹部)溝通，這些經驗，對學習者培養華語語感是有幫助的。在《華語快易通》中，「任務」的單元不但是練習的一環，也可幫助老師測試學生的學習狀況，而溝通任務是否圓滿達成，則是用來檢驗學習成效的指標。
3、 以「情境」與「主題」為教材編寫的架構
華語教材的編寫與學習者的條件因素關係密切，學習者的華語程度劃分原則，更決定了教材編寫的走向。語言教學經常以聽、說、讀、寫四種技巧的精進當作教學目標，是一個合宜的分法，因為此四種技巧涵蓋了人類溝通時的兩種形式：表達的形式(口說與書寫)和接收形式(聽力與閱讀)。傳統語言教學的習慣，經常把此四種技能當作個別能力來教導，晚近的則有將此四種能力整合起來的趨勢。這兩種作法各有特長，四種技能分開設計，可以使單一技巧的教導規則更為明確；整合之後，則使語言的使用更接近真實生活(在自然語言行為中，都是涉及一個以上的語言技能)，功能更強，課程的內容更豐富。上述論辯意味著，採取四種技巧分開或主張整合在一起，將決定教師會以什麼模式進行教學活動，也將決定教材會以什麼樣的模式編寫。以下，將以能力指標為量尺，探討《華語快易通》編寫的架構。
1. 語言技巧？或溝通能力？
周中天、張莉萍(2007)曾就華語文能力分級指標之建立提出兩種版本的研議，第一版本採用傳統之聽、說、讀、寫等四項語文技能為軸線；第二版本則採用歐洲理事會CEFR(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的以理解、表達、互動、傳達等四項溝通條件分類。這項研究對國內華語中心相關的行政與教學人員發出問卷並舉辦座談，回饋的結果有65%的受訪者選擇版本二，認為語言是溝通活動，溝通是整體的，這個方式能全面掌握語言能力，較適合做為語言能力分級的指標。
比較起以聽、說、讀、寫為劃分的能力指標，CEFR更重視語言使用的每個行為，以及語言使用者當下所處的環境及社會生活的各層面
，也就是說，在語言所置的文化脈絡裡定義能力的層級。在這個架構下，我們所要思考的是：哪一些情境是基礎華語學習者會遇上的？例如：他們必須面對什麼樣的人物？他們要處理那些事情？完成哪些任務？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溝通能力？(聽懂哪些？讀懂哪些？)掌握什麼溝通重點？等等……，我們著眼的地方是在主題，而不只是個別的語言技巧，教材的編寫，也必須考量基礎語文能力使用者透過哪些「語文活動」完成溝通任務？哪些「語文知識」是使用者應該掌握的？如何在溝通時運用恰當的策略？也就是設計不同的主題任務，並從任務完成度，檢視學習者的「語言溝通能力」。
對華語教學來說，CEFR的架構有其優勢亦有其實施的困難點，就優點來看，這套架構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思考，突破以傳統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將「聽、說、讀、寫」四項技能融入到「表達、理解、互動、轉述」中，兼顧溝通時的情境。其困難處為，因為不以語法與詞彙為大綱，因此教學者需要有完整的訓練，否則難有系統性的教學，而且在漢字書寫能力方面不易描述。在華語教材的編寫方面，CEFR的指標如何與華語特質相對應，的確是一大課題，所幸這方面的研究越來越豐富，可以提供教材編寫者作為參考依據。
2. 情境與主題
將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巧分開設計的作法流傳久遠，這種強調語言形式的正確性高於流暢度的教學方式，是溝通式教學法出現之前最常見的作法。一門課程只注重教發音、聲調、或句型練習，各司其職，對老師而言易於操作，只是這種教學只教語言知識，學生未必能夠開口進行溝通。
CEFR第四章從情境與溝通的主題等方面探討語文使用的情形，而不以聽、說、讀、寫四種技能為分類，此概念從語用出發，可以作為教材編寫的架構模式。在語言使用的領域方面，CEFR將之區分為個人領域(personal)、公眾領域(public)、職業領域(occupational)、教育領域(educational)等四類。在許多的情況下，人們使用語言的領域，可能牽涉到不只一個範疇，以越南台商公司的員工為例，他們大部分使用華語的領域屬於職業的範疇，但同事之間，難免也有非公務的私人往來，那麼，語言使用則會涉及私人領域。《華語快易通》以基礎職場華語教材自我定位，在課文腳本設計上以職業領域為主軸，其中，地點設定在辦公室、工廠；組織則為二家股份有限公司(台升公司、越祥公司)；人物則有雇主與雇員、經理、同事、下屬、工作夥伴等關係與角色；事件有訪問、接待；運作為工業管理、辦公流程；文本則有報告備忘錄等。因為職場裡的工作者，也有機會出入個人及公眾領域，因此，《華語快易通》也安排了部份個人與公眾的情境，一方面，職場用語偏向專業，許多情境對基礎級學員而言太艱深，另一方面，職場外的情境較輕鬆，易於引發學習興趣，適度穿插可化解嚴肅氣氛。
在不同範疇下，我們可以發現人們是以不同的「主題」進行交談、對話、反省或寫作。CEFR第四章第二節中引用了Threshold Level 1990的分類方法，將溝通內容分為14個主題，每個主題下再分次要主題，每個次要主題又可以找到「特定概念」
，如何選定並組織主題、次要主題和特殊概念，必須依據學習者的相關領域和需求、動機、特質、資源等因素決定，例如：《華語快易通》是以職場需求為導向的華語教材，在主題的選定方面，初期會偏向與學習者職業、工作環境或下班後的休閒等相關的主題，到了後期，則漸次的發展成更專業的商務主題。
人們說話的情境包含文化語境、情境語境及上下文語境等三個層次，亦即是特定文化中的人們慣用之行為模式、交際活動直接相關的環境因素與語言表達的形式。《華語快易通》的對話背景為跨國際的公司，作為具有針對性的一份教材，《華語快易通》在情景與主題的選用也應包含台越跨文化思維與交際模式、台商公司內特有的交際環境、對話的語言定式等三個層次。
3. 詞彙、語法的選用

無論是以何種教學觀為精神而編寫的教材，詞彙的數量和語法呈現的順序，始終都是最受關注的議題，執行語言任務時，使用的詞彙和文法之準確性與任務的完成度息息相關，測試學習者的語言能力時，大抵也是從詞彙量及詞彙文法運用的精確度兩方面著眼。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參照了CEFR A1-A2語言使用者能力的描述，公告了華語初學者應具有800多個基本詞彙量，在編寫基礎級教材時，可以提供一個明確的詞彙選用範疇。
基礎級的教材設計既以任務為導向，強調溝通的功能性，那麼在詞彙的檢選方面，就必須考量完成主題任務所需詞彙有哪些，以完成一個任務為單位來計算的話，學習者應該要有多少的詞彙量才能滿足基本溝通的需要。《華語快易通》的詞彙選用，是以越南台商公司零基礎的學員角度為出發點，考量了情境範疇的普遍性與合理性
，用「主題」的觀念進行詞彙的篩選，同時也考慮到此階段的學習者只能處理具體且直接表達的話題，對於需要推敲才能理解的「言外之意」仍未能掌握，所以詞彙的意義都是簡單而明確，而且完全都在華測會的800詞範圍之內。然而，若以詞彙使用頻率的高低來看，某些詞彙雖不在800詞裡面，卻是公司特定情境裡出現頻率頗高的用詞，基本上也會選入教材中，以因應實際需要。

《華語快易通》在檢選詞彙之時雖已兼顧難易度與高詞頻兩項因素，但使用時仍有與學習者實際需求不甚契合之處，如：甲公司很普遍的「副理」一職，乙公司可能無此編制，對乙公司的學習者而言，這個詞彙顯得多餘。這個問題和情境有關，雖然，越南台商公司裡的職場氛圍有其相似之處，但每家公司有不同的公司文化，每家公司的學習者平時經歷的對話情境各有不同，編寫對話腳本時，很難有一體適用的情節，這種狀況也影響著詞彙的選用。
至於語法的選用方面，《華語快易通》兼採《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等目前通行於台灣的語言教材之語法與HSK甲級語法，視主題之性質，以功能為導向，挑選適合於基礎級學習者的語法點編入教材中，為顧及初學者的程度，大部分為單獨句型，在單獨句子穩固後，可以加入少量段落練習時，則有少部分的複句會進入到教材裡面。
所謂語法是指句子中各詞彙之間的關係與排列規則，在基礎級的教材裡，語法的地位如何？要不要特別教導？在教材裡要以何種形式呈現？這些問題都與學習者的條件有關。Brown(2003)認為文法要不要教與學習者的程度、教育背景、需求與目標等因素有關，語言程度、教育背景愈低，對文法的接受度愈低；對外語學習的需求與目標若只為了生存，而不在高等的專業，文法就沒那麼重要。綜觀《華語快易通》使用者的條件與需求，文法是否精通似乎並不是學習的重點，在教材編寫時，語法點的處理先以簡單的公式表現，於練習的單元再以圖表、圖片、實物、例句等，讓學生在情境下學習，自己慢慢歸納體悟，最後學會該學的語法。這種作法即是基於溝通式教學觀而做的設計。
4、 《華語快易通》的形式與使用

溝通式教學法重視語言的全面性，所謂全面性就是句子、情感、語調模式等全部元素，小孩子在學會語言的各種技巧之前，就已經感覺到語言的全面性，他們也是從全面性的感覺開始語言的習得，而不是將聽、說、讀、寫分開學習，再將它們總和起來。第一語言習得的研究提供一個很好的觀點，老師可以幫助學生注意這種全面性，將聽、說、讀、寫四個技能的相互關係統合成一個整體。以下將從幾個面向說明《華語快易通》如何體現上述精神。
1. 《華語快易通》的體例

(1) 準備：每一課由一個名為「準備」的單元開始，這個單元主要是以一個簡單易懂的方式介紹單元的主題，有時是簡易的帶動唱(讀)，有時是暖場的小對話，有時以圖片引發話題……。在這個單元裡，學生不太需要懂得語法，甚至也無須太多生詞，而是由老師帶領，對即將開始的一課，有一個概括式的理解，學生是以直覺來「猜」主題的。
(2) 對話(一)、對話(二)：每一課的課文包含兩段對話，通常對話(一)內容較為簡單，對話(二)的內容有時包含著比對話(一)較複雜的語義，有時僅僅只是對話(一)情節的進一步發展而已。每段對話下面均附有生詞表。

(3) 句型：以公式的形式表現語法點，附帶一些替換練習用的詞彙。
(4) 練習：包含三個部份，一為聽力練習，一為利用句型練習對話，一為看圖說話。聽力練習屬於訊息「接收」訓練，後二者為「接收」與「產出」兼備的整合性練習，「利用句型練習對話」是有句型框架的控制性練習，「看圖說話」則為無框架的自由對談。
(5) 任務：每一課依主題特性，學生須於課中或課後完成指定任務。
(6) 活動：為降低阻礙學習的因素，並配合越南學習者喜愛唱歌的習性，每課都有「唱歌學華語」的活動，寓教於樂。
(7) 進階對話：為因應程度不一的學員混班上課的情形，每一課都安排有進階對話的單元，老師可以視學生程度自由選用。進階對話的角色設定為公司裡中高階的幹部、主管，對話情境以較為專業的商務對談為主，主題有安排會議、議價等，難易度約在A2-B1之間。
對於基礎級的學習者而言，在進入語言溝通之前進行語言形式的操練是無可不免的步驟。《華語快易通》在「準備」的單元安排的是全面性的概述，而後有句型的操練，為語言的基本架構做好鞏固的工作，然後才進入自由的交談，兼顧語言使用的全面性與個別的語言技能。
2. 將學習與管理策略納入教材中
在溝通式教學的課堂中，老師只是扮演幫助者、引導者的角色，語言教學的初期，課程可能是以老師為中心，但最終老師還是要漸漸淡出，讓學生得以透過與他人的語言互動，去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將策略認識和練習包含於課堂教學中，甚至將之編入教材中。《華語快易通》大量的溝通遊戲、角色扮演、唱歌教學、團體的合作學習，就是讓學生在小團體中分享彼此的焦慮或恐懼，也發展自己對語言學習的自我認知。
教材中設計的任務也可以協助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型態與特點，如：《華語快易通》第二課的任務，「訪問你的一個朋友(可用越語)，問他這個星期天有什麼計劃？將他的計畫(可用越語)填入右邊的表格中」，學生以越語做實際的訪問，但他必須在課堂上將結果以華語呈現，對於不熟悉的詞彙或句子，他必須想辦法說出來，無形中也幫助學生有意識及下意識地去練習成功的策略。
每一種教材的背後都存在著編寫者的意識，作為所謂的「客製化」教材，《華語快易通》也被台商雇主期許將職場倫理寫入教材中，因此公司的跨文化管理策略自然也會在教材中若隱若現。以《華語快易通》〈第二課幾點？〉為例，教學目標在學會時間的問法與說法，然而，對話的語境則設定在台商工作環境中，下面是越籍員工何文喜與台幹陳國海的對話：

何：陳大哥，晚上你有空嗎？

陳：我有空。

何：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們去唱歌。

陳：好啊！幾點呢？

何：晚上七點。

這則對話是鎖定在職場工作夥伴(上司下屬)在工作之餘的生活娛樂，越南人喜歡唱歌，卡拉OK到處林立，以邀約唱歌為題，順勢帶出時間的說法，反映了越籍員工生活實境。台籍的幹部與越籍員工打成一片，也是基於淡化權威管理氣氛的考慮，以卸除越籍學習者的防備心理。本課的第二段對話，人物為越籍員工何文喜與越籍女員工阮清蓮，內容如下：

何：阿蓮，晚上我們去唱歌。

阮：對不起，我沒空。晚上我要加班。

何：明天你有空嗎？我們去喝咖啡。

阮：好啊！幾點？

何：明天下午三點半。

這段對話延續第一段對話的背景，何文喜邀約了另一個工作夥伴去喝咖啡，在越南的日常生活中，咖啡是一個要角，以喝咖啡為題，讓越籍學習者感到十分親切。對話中加入「加班」的話題，主要是在暗示台商雇主論述中的「職場倫理」，廠商在接單旺季時，要求員工加班是家常便飯，有些員工會拒絕加班，讓雇主很感頭痛。對話中提及「加班」話題，是暗藏雇主的期待，希望員工將工作視為自己的責任。上述這二段對話，於實際教學後反應良好，員工朗朗上口，可能是情境與他們工作、生活的實境相同有關。

3. 在實際教學活動中建構學習策略 
在越南台商公司的華語教學課堂，有幾種情形須在此說明，其一，同班內不同程度的學員混班上課非常普遍；其二，有些班級上課人數過多，對新手老師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華語快易通》的設計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支援，讓老師可以更輕鬆上手？其實，教材是固定的，而課堂的進行則是隨時變化中，面對程度不一且為數眾多的學生，老師靈活的教學設計與有效的班級經營才是靈藥，然而，如果教材提供足夠的素材，老師可以借力使力，亦不無助益。
由於在越南台商公司裡的教學都是以兩人為一組的模式進行，正常情況下，課堂上會分配兩名教師，這樣的人力編制，處理程度不一的混班上課是沒有問題的，當一名主講的老師在台上講授，另一名老師則可利用《華語快易通》教材中的進階對話，深化程度佳的學生對同一主題的認識，或者以更簡單的素材，強化程度弱的學生趕上進度。
可惜的是，兩位老師同時上課的情形並不是語言教學課堂的常態，老師還是必須有能力獨自應付上述的混班情形，那麼，以小組活動的方式合作學習會是個好方法，老師可以將程度好的和程度弱的學生(二者不能相差太遠)安排在同一組，由前者扮演輔導者的角色，提升後者的學習力，輔導者因助人有功，更有自信了，也能激發他們挑戰進階對話的鬥志。
小組活動對大班級教學一樣有效，大班級裡仍然存在著學生程度差異過大的問題，這種程度不一的混班狀況，若是再加上人數過多，情況將更難控制。老師備課時，可能必須設計多一點的互動式活動，減低競爭壓力，讓每一個學員都被納入團體中，也都有機會進行教材裡提供的練習。
和學生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在課堂或課後舉行小型聚會，介紹彼此國家的傳統文化和價值，可以拓展視野並拉近彼此的關係，藉由逐漸的熟識感，讓學生降低學習焦慮，提升對華語語言及華語文化的好感，也有助於良好課堂氣氛的蘊釀。對初出茅廬的新手老師而言，越南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因為越南民風質樸，人民性格溫厚，對老師十分尊重，他們對老師拋出的球向來是很有反應的，這一點讓老師很有成就感，很快建立了教學的信心。以《華語快易通》為媒介的溝通式教學，在越南台商公司的課堂試用情況不差，唯因教學技巧須與時俱進，如果老師能掌握溝通式教學法的精神，則教學效果將更卓著。
5、 結 語

《華語快易通》雖是以溝通導向為主的基礎級華語教材，卻是注重語言的基本結構與完整的表達形式，以語言組塊的方式建構詞彙、句子、段落而至篇章。將一個個語塊進行有效的組織，可以組成短語或句子，甚至是篇章結構，提供學習者語言表達的形式是教學中最基本的工作，然後才能進一步鋪排成情境中的對話。《華語快易通》的編寫，在語言的形式方面，以主題為目標，讓學習者透過組塊的方式，建構語言框架；在情境的選用方面，則從文化語境、情景語境語上下文語境方面，與越南和台商公司環境結合在一起，使越籍員工的華語學習更接近真實的職場情境。簡言之，這份溝通式教材的設計乃是以語言溝通功能為主軸，輔以各類情境的對話，設計各式的練習活動，讓學習者可以清楚掌握如何以適當的語句表達各種言語行為，也讓新手老師可以發揮靈活的教學設計之課堂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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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l.org/lingualinks/languagelearning/otherresources/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contents.htm
� 編輯小組成員為王季香、廖南雁、廖淑慧、趙靜雅、戴俊芬老師。教材中並附錄由文藻華語中心李和舫、姜君芳老師編寫的語音概要。越文翻譯為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系阮行容、阮玉昕負責，並經範明進老師審定。


� 本文由本人與廖南雁老師合著，曾於「2010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 例如美國外語教學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簡稱ACTFL)在1986年訂定的能力指標，即是依照等級(分初、中、高、優四級，每級中再分級)的劃分，分別敘寫各等級內「聽、說、讀、寫」的能力。以「說的能力」為例，在「中初級」(Novice-Mid)中描述：「雖然口語的品質稍有進步，但所說的零碎單字及片語，只能用在非常有限的需求範圍內。若要處理簡單而基礎的需求或表達最基本的禮貌，單字量算是勉強能夠應付。每一次所講的話，大約只有兩三個字，句子與句子之間往往停頓很久，而且不斷重複對方所說的話。即使要說出最簡單的句子，對這個程度的學生而言，也是困難重重。要聽懂他們所說的話，也得費一番功夫。」(引自� HYPERLINK "http://www.sil.org/lingualinks/languagelearning/otherresources/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contents.htm" ��http://www.sil.org/lingualinks/languagelearning/otherresources/actflproficiencyguidelines/contents.htm� 中文譯文參考Brown(2003)p.127) 這種描述方式，比較側重在該程度者口說技巧外顯的樣貌。





� Threshold Level 1990的第七章提到的14個主題分別為：1.個人認同；2.房屋與家庭、環境；3.日常生活；4.閒暇時間、娛樂；5.旅行；6.與他人的關係；7.健康及身體照顧；8.教育；9.購物；10.食物及飲料；11.服務；12.地點；13.語言；14.天氣。每個主題下再分次要主題，如：第四項「閒暇時間、娛樂」的次要主題為：4.1空閒時光；4.2嗜好及興趣；4.3廣播及電視；4.4電影、戲劇、音樂會等；4.5展覽、博物館等；4.6智識及藝術追求；4.7運動；4.8媒體。所謂「特定概念」，以4.7「運動」為例，包含：1.地點；2.組織及團體：運動、隊伍、社團；3.個人：參與者；4.物件：卡片、球；5.事件：比賽、球賽；6.行為：觀看比賽、參加(運動名稱)比賽、參加球賽、贏得比賽、輸球、平手。


� 情境範疇的普遍性亦即是普遍出現在各台商公司裡的情境，例如：在台商公司裡，大部分的越籍員工為第一線作業員或低階幹部，與他們接觸較多是台籍幹部，台幹和越籍作業員的對話是很普遍的情境。合理性意指，對話情境中的每個角色，一言一行都必須合乎身分與個性，同時必須在合理的文化脈絡中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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